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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军事题材小说的传承与新变网络军事题材小说的传承与新变
————以纷舞妖姬的网络军事题材小说为例以纷舞妖姬的网络军事题材小说为例 □□马马 原原

网络军事小说作为网络文学的重要一支，点
击量动辄过百万。纷舞妖姬自2005年在起点中
文网开始更新《鹰隼展翼》起，先后发表作品十余
部，主要的军事、军旅题材类小说还有《第五部
队》《特战荣耀》《弹痕》等，此外还有星际战争类
小说《星痕》、架空历史类小说《獠牙之蛇》和糅合
底层生存主题的异术超能类小说《生存法则》（未
完结）等，创作总字数达800余万，连续9年在起
点中文网军事板块排名第一。作为网络军事小
说领域的中流砥柱，其作品不仅广受好评，由其
参与编剧的《战狼》《战狼2》（部分故事情节以
《弹痕》为蓝本），其中也收获了不俗的口碑与票
房，还获得过2017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作为
网络军事小说，它们既与当代军事文学一脉相
承，又在网络文学场域中取得了新突破。

传承当代军事文学精神内核

相比传统军事小说，纷舞妖姬的网络军事小
说在题材方面有相当大的革新，尽管如此，当代
军事文学中所讴歌的军人风骨、家国担当等精神
内核，在网络文学世界中非但没有断裂，反而得

到了更好的承接。纷舞妖姬在一系列军事小说
中，塑造了一批理想化的军人形象，无论从他们
的军事作战技能，还是深植于他们内心的军人品
格，都表现出了对传统军事文学中英雄叙事的一
脉相承，展现了中国军人正直、坚毅的风骨和强
烈的家国担当。

《弹痕》中的战侠歌、《特战荣耀》中的燕破岳
都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就接受过严苛的军事训
练，他们的从军选择表现出浓厚的子承父业意
味，属于老一辈军人的铮铮风骨与凛然正气，在
年轻一代的身上得以延续。如果说家庭的影响
是他们成长的底色，让他们具备了一个合格的军
人该有的秉性，那么进入部队之后的专业化训
练、充满阳刚之气的军队生活和战场上的殊死搏
斗，则锻造了他们坚毅、热血的军人气质，培养了
他们身为军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在以战争年代为背景的小说中，作者笔下每
一个参与其中的人物都带着强烈的救亡意识，他
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着祖国的领土完整。
诸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优秀中国军人谢晋元，十几
岁尚未真正步入军旅生涯、却误打误撞在四行仓

库保卫战中当了护旗手的主人公雷震等。而在
以和平年代为背景的军事小说中，军人的家国情
怀则表现为对维护和平、富国强兵、为国家争得
荣誉的强烈渴望。当恐怖分子来袭，破坏边境安
宁，“战侠歌们”义不容辞地担当重任，凭借自身
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保家卫国的强大信念，将恐怖
分子驱逐出境，维护边境平和。在参与世界级军
事训练及竞赛的过程中，他们又以中国特种军人
特有的坚韧和顽强，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赢得声
誉。纷舞妖姬以他丰富的军事知识，书写着新时
代的军人担当，彰显着自己和广大读者所憧憬的
富国强军梦想，为网络军事小说创作注入灵魂。

践行“以爽为本”的创作理念

邵燕君教授认为：“消费经济的基因与互联
网的基因相结合，就产生了中国网络文学独特的
商业模式和文学模式，即基于UGC的粉丝经济
模式和‘以爽为本’的‘爽文’模式。”纷舞妖姬的
军事小说创作同样践行着网络文学“写爽文”的
基本理念，主要表现在主人公游戏升级式的成长
模式设置和迎合读者心理诉求的情节设置。

纷舞妖姬的作品多以故事主人公的成长为
主线，呈现了一场又一场险象环生却又酣畅淋漓
的军事对决。《弹痕》中的战侠歌、《第五部队》中
的雷震、《特战荣耀》中的燕破岳，《诡刺》中的风
影楼……作者从主人公们的幼时经历讲起，包括
他们因为一些不愉快的经历而留下的心理创伤，
还有他们走进部队、接受训练、迎接挑战，一路过
关斩将带给读者的如游戏世界中打怪升级式的
快感体验，相比传统军事小说中的道德模范、先
锋楷模等典型形象，作者更着力于表现他们特立
独行的张扬个性，并将家国大义、英雄情怀渗透
其中，也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功用。

纷舞妖姬“写爽文”的另一体现是故事情节
设置表现出的对传统认知和既有规则的反叛与
颠覆，以及与迎合读者心理诉求带来的阅读快
感。小说《弹痕》开篇赵海平连杀17个民兵，无
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行为都难翻案。按理负责
让其归案的战侠歌应该在找到他的第一时间将
其带回，交由上级处置，但是在他得知赵海平杀
人是因为这17人以极残忍的手段将其幼女伤害
至死之后，将他放走，并默许他继续杀掉另外两
个罪孽深重却仍逍遥法外之人。在这之后，他带
赵海平回军营，又竭力维护，并请上级酌情处理，
让其更名为赵剑平，才得以与战侠歌继续并肩作
战，并成为第五特殊部队成绩斐然的特种军人。

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主人公非法从印度
购买低价药品服务于国内患白血病又吃不起药
的人，起初是为了自身利益，但到后来完全是为
了给更多的白血病患者以生的希望，自己并未从
中获利。电影的最后，主人公因违法入狱，尽管
有无数人为其鸣不平仍无济于事。我们在类似
的事件中早就认可：身为社会人，就要遵循社会
制定的规则，在一个法治国家，谁也逃不出“违法
必究”的准则，文学影视作品虽为虚构，但牵涉于
其中的法律规则却是真实确定的，人物在既定的
框架下活动，违者必究。相比《我不是药神》主人
公的最后结局，赵海平的结局让我们默认的那种

“永恒不变的”真理、规则被颠覆了，即使在现实

社会是不被允许的，但读者内心深处本不期望达
成的期待被合理化、被实现，读者“惩恶扬善”的
诉求得到满足，形成阅读的快感体验，既不沉重，
也无悲剧感。

展现网络文学的独特性

人们素来有“时势造英雄”的认知，和平年代
相较战争年代，普通民众对英雄的想象与崇拜逐
渐淡化，纷舞妖姬有过军队生活的经历，凭借其
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想象力，在新的时代语境下，
他的创作突破了当代以来军事文学以政治目的
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借助网络平台，他的军事故
事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走进普罗大众，丰富
着普通民众对军事知识和军旅生活的想象。贯穿
其中的家国情怀，弥漫其间的阳刚气质，彰显于
主人公身上的铮铮铁骨，对增强普通民众的民族
认同，构筑和平年代普通人的家国情怀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而主人公的成长、成才故事，无疑
对个体生命的成长也起到了激励作用。再者，纷
舞妖姬笔下的特种军人有精湛的军事才能，能吃
苦，有强烈的责任感，但又不墨守成规更不轻言
牺牲，他们的个性有着鲜明的棱角，具有随机应
变的创造性思维，勇敢而坚定，充满感召力。

无论从作品出发，还是以作品为蓝本的影视
化改编来看，纷舞妖姬的创作实践都是较为成功
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局限性。如行文
较为粗糙导致的细节失真现象，主角倾向明显导
致的情节失衡和次要人物扁平化问题在作品中
多有体现。这既与作者的创作理念相关，也与网
络文学的运行机制相关。笔者认为，注重作品内
容的优质、在语言表达上下功夫是一个作家除去
讲故事之外应该兼备的素养，网络作家应该让年
轻一代的读者看到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展现
文学本身的魅力。这需要文学网站适当松绑，给
创作者一定的自由度和宽容度，不以“日更”文字
数等设限，让作家有时间打磨文字，推敲情节。
这也需要网络文学创作者能放缓速度，寻回写作
的初衷。

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在此，
荀子指出了人与天地万物的密切关系。而在苏
曼凌的长篇小说《京杭之恋》中，最引人注意的无
疑是两代“才子佳人”对景泰蓝技艺和丝绸制品
的精心研磨与发扬光大。作为珐琅世家子弟，谢
京福与傅伊杭的相识相知源于珐琅。因为谢氏
曾祖曾被满清贵族富察氏所救，所以曾祖父曾郑
重承诺，要“给富察氏做两百件珐琅器，分文不
取”。这一承诺一直传到了谢京福这代，由此，也
开启了谢京福与傅伊杭、傅华与吴美莹之间的宿
命相遇及情感纠葛。

故事开始于1956年除夕。曾经显赫喧嚣的
富察氏珲贝子府此时早已门庭冷落鞍马稀了。
专为皇室贵族服务的珐琅匠人已纷纷自谋生路，
勉力挣扎在温饱线上，但重然诺、遵老礼、守规矩
的旧京文化却没有被岁月全然带走。谢慎和谢
京福父子以匠人精神沉浸在珐琅器的制作中，并
按“老例”去昔日的富察氏今日的傅家送去精心
制作的珐琅大瓶。在傅家的四合院中，谢京福对
颇有艺术天分的傅伊杭一见钟情。但在小人的
陷害和命运的拨弄下，一对有情人最终没能相守
在一起。分离后的两人分别居于北京和杭州这
两座城市，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倾注在各自的事
业中。经过刻苦的研磨，谢京福终成景泰蓝制作
大师，而傅伊杭也成为著名的丝绸设计师。

在《京杭之恋》中，苏曼凌用大量的文字描摹
了珐琅器的制作和丝绸的设计。作者反复申明
的是，器物的制作不仅是人物得以安身立命的依
凭，还是生命个体面对凄风苦雨始终葆有浩然之
气的力量所在。当倾心爱恋的对象远走他乡与
别人缔结姻缘的时候，谢京福赖以度过情殇、克
服身心危机的秘钥便是回到他的匠人工作之
中。自此以后，珐琅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撑和灵魂
伴侣。晚年的谢京福体悟到“做珐琅其实就是做
人，当我们的人生遇到逆境时，就需要靠内心的
勇气和力量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此方能逐步化解
一切困难”。某种程度上说，谢京福的一生就是
与珐琅交互作用，互相陪伴、成全的过程。在这
一过程里，通过日常的劳作而体悟潜隐于万象中
的事理与德性，最终达至修己立人、通达万物的
匠人“至境”。

不独谢京福如此，小说中的傅华、傅伊杭、吴
美莹、唐晓雯等人莫不如是。这些人物皆潜心于
物，在与物交接的过程中既赋予世界以意义，同
时也关切自身之“在”的意义。一器一物，亦有人
世之思。精美的珐琅器皿和华美的丝绸不仅承
载着匠人的技艺与运思，而且携带着他们的胸襟
与品格。

此外，苏曼凌在小说创作中特别强调了对中
国雅正文化的迷恋与追慕。在作者此前完结的
《百草媚》《玉色》《染染纤尘》等作品中，均弥散着
浓郁的传统文化特色。翻阅《京杭之恋》，可以毫
不费力地发现在长达40多万言的小说中，自始

至终遍布着对古典诗词的引用及对书法绘画的
描摹。作者特意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珐琅和
丝绸制作的启迪作用。如傅华独出心裁创制的
珐琅画便以古诗中的“蝴蝶”为主题，设计出了一
系列高端作品。而吴美莹的丝绸制品也充分借
鉴了国画和古诗含蓄隽永的意境，从而能够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

更重要的是，小说指出了大师级匠人除苦练
技术外，还必须具备向学之心和人文情怀。正如
谢京福在教授学徒时曾说：“人家是在丝绸上绣
花，我们是在铜胎上绣花，我们用的是铜丝。如
果学识饱满，胸中有沟壑，那么那些柳叶呀、花花
草草呀、虫鸟呀，都可以按照我们想要的样子任
凭我们驱使。”对器物制作的书写中，《京杭之恋》
在强调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亦特别注重匠人的
生命体验和心灵感悟。而古典文化的注入，不仅
增强了小说语言的抒情性，调节了小说的叙事节
奏，而且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小说意境，是一种具
有“中国格调”和“中国气质”的写作。

然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情书写和眷恋并
不代表作者只一味地泥古和守旧。在《京杭之
恋》里，具有悠久历史的珐琅和丝绸被放置在时
代变化的考量之中，它们必须应对来自国内和国
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必须面对新技术手段改变的
现实，需时时揣摩和“迎合”消费人群的需求及心
理。这让苏曼凌的作品虽然涉及传统文化和贵
族的衰落往事，却并没有陷落在感伤主义的怀旧
中难以自拔。虽然面对古典时代的渐行渐远，一
种挽歌般的眷恋情绪始终挥之不去，但她的写作
依然是时代性的书写与勘探。

例如，在谢京福和傅伊杭这代，小说写出了
他们在日新不已的时代变革面前既守正又趋新
的匠人智慧和气度。谢京福穷其一生沉浸在景
泰蓝事业的钻研和制作中，对祖辈留下的这门技

艺，他叹服尊崇，无数次要求他的弟子们“好好学
习老祖宗们的智慧”。但同时他也以敞开的怀抱
迎接技术革新，鼓励学徒们进行珐琅色彩的开
发，用求新求变的态度保持与时代的同行。而在
傅华和吴美莹这代，他们则在传承渊源有自、世
代相传之技的同时，以更为积极的姿态进行着大
胆创新并取得了成功。总之，在《京杭之恋》中，
通过珐琅和丝绸这些中国技艺与器物文明的现
代性遭际，作家试图找到一条沟通传统与现代的
途径，从而激活古老文化中那些尚具生命力和精
神性的部分，让它们在现代变局中焕发出新的别
样生机，进而成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技艺资
源和文化宝藏。

如果说在器物的书写里，苏曼凌以通透豁达
的心性思考揭示了“常”与“变”的辩证关系，那么
在爱情的述说中，作者则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彰显
出了古典之爱的庄重。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曾
提出，“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的深刻道
理。小说中，苏曼凌将关注的焦点对准过往年代
中圣洁而执拗的爱情往事。谢京福犹如爱情的
殉道者般守护着他与傅伊杭之间那份亦真亦幻
的情感。当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谢京福见到聪
慧美丽的傅伊杭时，便如痴如醉地陷入了爱的漩
涡。为此，他可以义无反顾地拒绝曹慧珍和唐晓
雯对他的倾心之爱，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违
背父亲的意愿，甚至可以接受傅伊杭与别的男人
缔结姻缘生下的孩子并悉心教导抚育。他如骑
士般温情，每当傅伊杭落魄潦倒、日暮途穷之时，
他便适时出现；当危机解除之时，他又自觉退却，
将一腔深情掩埋于心。更令人唏嘘感慨的是，当
傅伊杭再一次嫁给别人并不辞而别的时候，谢京
福在几乎失了性命的情况下依然毫无怨言。此
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独身生活，再无成家的
打算，并在时光的流转和世情的变幻中始终保持

着对傅伊杭的深情瞭望。
与之相似，傅华对吴美莹也是一见钟情，从

此矢志不移地深爱她。但吴美莹因为前任男友
的暴力伤害不敢进入爱的伊甸园，所以她屡次拒
绝傅华的追求。与上辈相较，他们的爱情之路同
样艰难波折。不同的是，傅华是行动派，不再延
续养父谢京福柏拉图式的恋爱路数。在傅华的
坚持下，两人在共同工作并历经生死劫难的考验
后，吴美莹终于放下了心防，与傅华携手步入婚
姻的殿堂。

可以看出，《京杭之恋》在“记载世间男女的
悲欢成败”之时，作家本人对婚恋的“真意实
感”也渗入其中，那便是温柔敦厚的儒雅君子
对佳人“磐石无转移”式的爱情守候。许是出
于对理想爱侣的召唤与渴慕，小说中对男性的
塑造多少带有理想化和理念化的色彩。在写作
的过程中，苏曼凌不再只是隔岸观火，而是“连自
己也烧在这里面”（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
歧途》），这种炽热的情怀遍布在字里行间，营构
出或凄美、或恬静、或萧瑟、或温馨的画面与场
景，将人性深处的普遍诉求用文字轻吟浅唱，读
者则从作品中体验到澎湃的激情，获取了精神抚
慰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女性作家，苏曼凌对女
性的生存境遇与心路历程格外关注。《京杭之恋》
中，小说精心描摹出一群各具特色的女性人物群
像。尽管这些女性在出身和阅历上不尽相同，但
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骚动和饱满的灵
魂——不愿做困守闺阁的贞顺女子，而愿在命运
的迎头痛击中活出属于自己的华彩。譬如傅伊
杭面对家族落寞、家庭困窘的现状，她没有自欺
欺人地沉浸在家族没落的辉光中，而是清醒地意

识到变革时代已经来临，以及陈腐规矩必须改变
的现实。

在小说的第三章，少女时代的傅伊杭便对嗜
赌成性的父亲傅恒远说出了“求人不如求己，自
力更生才是正途”的劝谏之语。而且，她坚定地
认为，“现在是新时代了，女子都上学堂了，我也
可以和男子一样顶天立地”。为此，她不顾父亲
的阻挠，勇敢而大胆地做起了丝绸生意。然而，
在库寿山和凌云等人的阴谋算计下，傅伊杭的事
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她赖以栖居的房产也被
霸占。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倔强的傅伊杭依然
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也没有放弃做出一番事业
的雄心。终于，她成为了知名的丝绸设计师，实
现了少年时代立下的鸿鹄之志，活成了理想中的
自己。

傅伊杭之外，小说亦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吴美
莹、唐晓雯、梁思真、曹慧珍等“至情至性”的女
子。在《京杭之恋》中，她们在追求事业或爱情的
道路上都曾遭遇过失败，但在痛苦过后，她们也
都获得了成长，体悟到爱和生命的真谛，并怀着
信与善的力量继续前行在滚滚红尘中。

当然，《京杭之恋》最打动读者的还是作者对
人性和人心的理解与体恤。苏曼凌不愿她的写
作陷溺在简单的善恶判定与欲望书写里。恰恰
相反，她以温婉的方式对固有观念和喧嚣热闹的
写作模式表达着异议。在深刻的理解和“懂得”
之下，作者将书写的重心置诸在呈现人类灵魂的
内部景观上，并用至高的仁慈之心为笔下人物的
抉择和言行寻找因由。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对人
物深沉的爱与理解不仅止于那些充满美感的“正
面”人物形象，而且无差别地照彻在那些具有人
性弱点的“反面”人物身上。例如小说中的库氏
父子、黄玉斌、陆梅等人物都曾有过不光彩的行
为。他们或被仇恨迷失了心性，或因妒忌而施展
阴谋，或因误解而蛮霸贪婪。对这些不那么美好
的人，苏曼凌也没有一味地谴责和批驳，而是详
细具体地交代出他们的家族历史与精神肌理，将
生活的复杂和人性的驳杂呈现出来。可贵的是，
犯错之后，黄玉斌、陆梅等人开始意识到自身的
狭隘和偏激，他们用实际行动弥补着过错，身与
心逐渐向善与美的方向靠拢。而背负家族世仇
的库光耀也在傅华的善意与救护下显现出转变
的迹象，仇恨的坚冰在悄无声息地融化，救赎之
路则渐次敞开。

毋庸讳言，《京杭之恋》在总体上带有“质
胜于文”的缺憾，章节布局和人物塑造也有生
硬艰涩之嫌。但作为一名正在成长中的网络作
家，我们可以看到苏曼凌在写作中的辽阔与温
厚。她的文字一以贯之的是对优雅器物和优美
人性的追慕与钟情，而这些恰是文学之“心”
和人性之“核”。寻此道路，也许在未来的日子
里，作家会为我们带来惊喜，并源源不断地提
供尘世的慰藉。

器物里的故事器物里的故事
————评苏曼凌长篇小说评苏曼凌长篇小说《《京杭之恋京杭之恋》》 □□乌兰其木格乌兰其木格


